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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的地方，我单独一个房间，
带有卫生间。房间里就一张床，一
个小的床头柜。

当晚到达医院后，护士前来给
我量体温，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就
离开了。

房间里没电视，也无网络。一
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
医院，闲得无聊，早早就睡觉了。

早上醒来，同样是测体温。显
示体温正常。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住我们这
层楼的，全都是没有症状的隔离观
察者，住在楼上的，则是有发热等其

他症状，尚未确诊的隔离人员，这让
我开始有点担心。毕竟，医院是最
容易发生感染的地方，虽然都采取
了严格的消毒和隔离措施。

28日下午，我去询问医院保卫
科的人，是否可以出去自我隔离，得
到的答复是，必须隔离满14天，从
离开武汉那天算起。如果一起回来
的航班上，出现发热的疑似感染者，
隔离时间还得从入院开始重新计
算。

随后，我拨打了很多电话，表示
我有自我单独隔离的条件，询问是
否可以不在医院隔离，把医院的资

源让给那些确有隔离需要的人。如
果对我不放心，可指定人员定时上
门检查，测量体温。

所有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态
度都非常友好，却都无法放我离开，
让我自我隔离。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知道，大家
对来自湖北的相关人员都很关注，
我也不希望给大家带来恐慌。

大家的安全第一，我只能安心
地接受现实，尽管住在隔离病房里
是那么的孤独和无聊。

记者 程鑫 文/摄

出国旅游回国时改签宁波
一个武汉姑娘的隔离观察生活

武汉“封城”。在日本旅游的第4天，小杨发觉自己已回不了家了。
1月19日，武汉市民小杨根据早已安排好的行程，外出日本自由行。没想到，离汉才短短几天时间，就传来了武

汉“封城”的消息。自由行结束，可直达武汉的航班早已取消，小杨几经周折，终于在1月27日乘坐改签宁波的航班，
得以回国。一到机场，她就被带往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短短几天时间，小杨说她经历了这辈子难忘的酸苦与无奈，历经这次回家风波的小杨几多感触，以下是她向记
者提供的自述。

我怎么都没想到，8天旅游结
束，情况就变得如此糟糕，身处异乡
他国的我，没有了回家的路。和很
多在外出游的武汉人一样，我突然
发现，自己成了回不了家的流浪者。

我是武汉本地人，年前很早就
安排了前往日本自由行的日程。

2019年年底，我从网上也看到
过华南海鲜市场消毒的消息。
2020 年 1月 1日，该海鲜市场关
闭。坦率地讲，这些消息，并没有给
我太多的触动。通报的情况是未发
现人传人现象，因此我只是暗自猜
测，十几例病例应该都和华南市场
的海鲜有关，应该不会是和非典时
期一样，吃了什么不该吃的野味
吧。尽管我平时不怎么去这家市
场，但华南海鲜市场不止有海鲜这
一点我还是有所耳闻的。

2020年1月15日，官方发布消
息：病毒性肺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
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
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这则消息，让人内心起了点波澜，但
武汉人天生的豪气和乐观，让我没
有对此过分紧张。

1月19日，我按照提前安排好
的日程，启程离开武汉，乘机前往日
本东京，当时武汉对外公布的疫情
还没那么严重，更无“封城”之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才短短几天
时间，武汉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网上信息铺天盖地。

1月20日，我到达日本的第二
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院士，就疫情防控情况介绍
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
况，还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

“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钟南
山强调。

1月21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疫情
形势和最初的专家研判有很大的变
化，比当初研判得更严重，发展得更
迅速。”

1月23日，1000多万人口的武
汉宣布停运公共交通，封城的消息
给我的回程之旅蒙上了阴影。紧接
着我就得知，日本前往中国武汉的
航线暂停，我发觉，自己已回不去武
汉了。

日本之行就在这样忐忑不安
中度过。1月 26日，武汉市市长
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
前大约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
我跟很多武汉人一样，都是在“封
城”前离开的。现在，一道“封城”
令将我阻隔在武汉之外，散落于
异乡。

旅行结束，我本想改签上海，可接
到朋友的信息：上海的情况也不理想，
有朋友改签上海回国，到达上海后，入
住的宾馆都找不到。

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了那种
无家可归的感觉。

万般无奈之时，宁波的朋友给了我
希望。朋友建议我改签宁波，她家有套
空置的房子，可提供给我隔离观察。

这种雪中送炭让我好生感动。朋
友说，空置房已打扫整理好，生活用品
也准备得一应俱全。

虽然我出发时身体状况良好，现在
也无任何不适反应，但身处这个特殊时
期，我和朋友都非常谨慎。我们约好，
把房门钥匙放在指定的地方，我到达宁
波后，双方不要见面，通过电话联系，直
接去往朋友提供的那个住处，自觉隔离
满14天。

1月27日，我终于坐上了改签宁波
的航班。

刚上飞机，空乘就过来了，每人要
求填写一张健康卡。算算离开武汉的
时间还没满14天，我很自觉，如实地在
常住地一栏填写了武汉二字。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自空乘看到那
张表格开始，我就被特别关注了。

下午6点多，飞机刚在栎社机场着
陆，我就被机场海关带到一间观察室，
询问有无发热、身体有无不适等详细情
况。

询问结束，我问是否可以走了，得
到的答复是不能离开，需要到一个地方
隔离。随后，机场海关开始拨打电话。
现在我知道，机场海关当时应该是在向
疾控部门汇报我的情况。

我向机场海关解释，宁波这边已安
排好单独的住处，我会自我隔离满14
天。况且我已离开武汉第9天了，也无
任何症状。

我知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任何
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我就那样在观
察室里坐着、等着，心情也开始烦躁起
来。好在机场海关非常和善，尽管他们
非常忙碌，还是给我送来晚餐，特意嘱
咐说，小面包是自己烤的，可以尝尝。
这种友好和热情，很快就融化了我心里
的不满和抵触。

晚上9点左右，一辆疾控中心的车
子来到机场，将我送到了海曙一家医
院，进行医学隔离。

B.改签航班来到宁波

C.隔离生活就一个字：闷

A.回不去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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